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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首
文 / 李 军

在异乡

城里的春总是来得早些，
立春刚过，各色花就绚烂了，
只是，公园的花开的有些虚假。
满街挂满了红灯笼，
像老家柿树上的柿子，
亮着隐晦的忧伤。

无雪。有暗香袭来，
不只是梅的香气，
更多的是家乡的味道。

在异乡，思念就是毒药，
于是，夜夜难眠。
于是，饮鸩止渴，
于是，滥觞汩汩。

回故乡

故乡的春还是真实一些，
院角的那支梅，散着芳香，
路边的迎春花，默默开放，
柳枝上的嫩芽，熠熠闪光，
远山的那抹绿，氤氲着希望，
田野里蹦跳的孩童，笑声欢畅。

跋山涉水，风尘仆仆，
一头扑进故乡的怀抱，
便找到了根须找到了灵魂。

回故乡，炊烟就是解药，
于是，痛饮三杯，
于是，不药而愈，
于是，心花怒放。

去远方

节后还需上路，
天晴正好出发，
任山水在身后变淡。

一颗梦想的种子，
在远方，
终究还是要漂泊还是要流浪。

于是，将生命的过往写在故乡的山上，
将逝去的时光留存故乡的水中，
将根须，灵魂在故乡埋葬。
然后，将生命燃烧，
看烈焰升腾。

（作者供职于商南公路段）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怀揣着年少时语文
课本中三峡描述的向往，今年元旦，我随旅行团前往湖
北宜昌，游览长江三峡。大巴车自山阳漫川关驶入湖
北，车经过隧道，一头的枯黄转为另一头的青绿。秦岭
作为中国南北分水岭，在此具象起来。八小时车程，一
路赏景，一路听歌，不知不觉中已到酒店。

早餐后乘车前往位于秭归县的三峡大坝，借助扶
梯，我登上景区制高点坛子岭，将大坝全景尽收眼底。
长江江面如平镜，倒映着重重远山，五级船闸中船只有
序放行。行至185平台，“高峡出平湖”五个大字历历在
目，抬眼望去，江水与坝顶齐平。大自然的神奇与人类
的智慧在这里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

从大坝渡口登游轮，溯江而下，进入西陵峡。我直
奔船头，看两岸青山连绵，江风拂面，不觉身临人间仙
境。途中经过标志性景点“三峡人家”，我竟在船舱中入
梦。起初难免遗憾，转念一想，能在仙境安睡，何尝不是

一种幸事呢？人生亦如行舟，有相逢也有遗憾，而最终
所有遗憾会随江水远去，轻舟已过万重山。

抵达葛洲坝，游轮缓缓驶入三号闸门，船只随水位
渐渐下降，短短五分钟，二十五米的落差悄然度过，别有
一番趣味。

次日清晨，我来到三峡竹海景区。虽是冬日，一入
山门，我便被翠竹所吸引。乘观光车行于山道，风过处，
竹林簌簌作响。走上鸿运天桥，水汽氤氲，只见三叠瀑
布飞流直下。沿石阶上行至天水峡，终于看见导游曾说
过的五叠飞瀑自天边直泻谷底。站在桥上俯瞰竹海，我
忍不住大声呼号，声音在山谷间回荡，绵绵不绝，家人笑
称：“此乃‘两岸猿声啼不住’。”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回响。我幼时学过的文章，竟
在多年后跨越山河，直击内心。大坝的宏伟，西陵峡
的秀美，竹海的清幽，感念匠心之伟，得遇山水之秀，
不虚此行。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管理局沥青拌合厂)

一

绵绵秋雨何时休？

山崩坡垮行路难。

以汛为令向险行，

抢险保通勇当先。

二

巨石突截路黄昏，

铁臂破障彻夜忙。

鏖战天明车行畅，

泥浆裹身作奖章。

三

栉风沐雨巡路忙。

万家团圆我在岗。

敢伏洪魔保安畅，

公路铁军勇担当。

离开武威，继续前进，天公作美，之前阴天
云开雾散，露出湛蓝，阳光灿烂。虽是八月仲
夏，但因地处1400米的海拔，依然凉爽。

从兰州到武威，再向张掖，沿河西走廊一路
西行，地势越加开阔平坦。张掖的绿色生态之
美，继续颠覆我们对西部边塞自古以来荒凉、苦
寒的印象。

进入山丹，右手车窗可见一段残存土垣飞
速掠过，连绵不绝，估计是古代城墙。一查资
料，果然是汉代所修长城。

回望冷兵器时代，分析中国西北及整个北
方地缘的战略形势：在兵家眼中，张掖北倚龙
首、合黎，南望千年积雪的祁连山，占据河西走
廊的咽喉地带，黑河从其中部穿过，西北接西
域，北抵蒙古大漠，南通青藏高原，东连中原腹
地，为中国西部之肘节。清顺治十四年所编《甘
镇志》对张掖有这样一段描写：“环以祁连、合黎
之山，浸以居延、鲜卑之水；左人祖、右甘浚，如
飞鸟之张翼；南祁连、北合黎，若熊虎之对蹲，控
制羌胡用武之地。”这段话既是对张掖山川形势
的概括，也道出了张掖军事瞿地，兵家必争之战
略地位。

张掖汉长城地处山丹县境内，汉代与明代
所修筑的长城主线，均从此地经过。在千里河
西走廊上，汉明长城蜿蜒向西，峰燧关城遍布高
山隘口、河流岸边、大漠戈壁，形成了独特的人
文历史景观。硖口关锁控金川，在张掖市山丹
县老军乡之南的焉支山下，形如蜂腰，是扼守在

“甘凉咽喉”上的锁钥。
张掖，古称甘州。最早属于雍州（平凉）之

域，春秋战国时，乌孙与月氏共居河西。其后，
月氏逐乌孙而独居。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族
强大起来，击败并赶走了月氏人，河西遂为匈奴
右贤王的领地。西汉时期，公元前121年，骠骑
将军霍去病进军河西，击败匈奴，浑邪、休屠二
王率众归汉。公元前111年，河西走廊已被汉
王朝牢牢掌控，长安与西域诸国沿丝绸之路，逐
渐开始了贸易往来。汉武帝刘彻眺望这条战略
通道的咽喉之处，豪情万丈地写下“张国臂掖，
以通西域”。遂取其意，置张掖郡。

张掖七彩丹霞无疑是我们河西走廊之行目
的地之一。从连霍高速下来，直接转入相接的
双向六车专用公路——丹霞大道，不由赞叹当
地做优旅游服务产业的大气。尽管到达预计的
景区西入口的途中，尚有一段正在实施拓宽改
造工程，却一路畅行无阻。

西门口购票，门票（含乘车）75元，同行朋
友感慨，相比很多地方景区动辄门票上百，堪称
业界良心价。

偌大的西门广场看似空旷无人，但进入大
门，转过山弯、拾阶而上，方发现景区设计相对
科学，导识明确、通道方便，虽游人如织，但流动
井然有序。

站在七彩云海观景台，四周丹霞地貌自然
奇观尽收眼底，在金色夕阳照耀下，视觉震撼。
各色如水彩涂染的群岭交错辉映，沟壑纵横纷
呈，或赤红似火、或白如沙丘、或彩带飘逸，伴随
蓝天的衬托，犹如一幅幅以色彩为主题的印象
派油画，紧紧揪住我们的视线。

徜徉于丹霞地貌，我仿佛置身于亿万年前

的地壳运动中，眼前竟恍惚浮现出女娲补天时
的亘古场景：地火突喷，熔岩奔流，气象万千，空
中乱云飞渡。刹那间，暴雨倾盆，火苗熄灭，炽
热的熔岩逐渐冷却凝固。云开雾散后，但见山
岭丘陵如鬼斧神工，形态奇异，色彩斑斓。其形
如天然盆景，或尖如椎刺天，或鼓如堡独立，或
势如野兽奔跑。穿行于千奇百怪的沟壑之间，
不由联想到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疑心奇峰
暗岭处，会不会冷不丁窜出一伙面目狰狞、凶神
恶煞的妖魔鬼怪，将我们劫掠而去。

地理学研究揭示，丹霞是指红色砂砾岩经
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的孤立山峰和
陡峭的奇岩怪石。张掖丹霞地貌发育于距今
200万年前的侏罗纪至第三纪，位于张掖市
临泽、肃南县境内，面积达510多平方公里，
仅次于中国最大的赤水丹霞。是中国发育最
典型、地貌造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彩色
丘陵色彩之缤纷、面积之大冠绝全国。美国
《国家地理》杂志将其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
奇观”。

“栈道依松划，危楼叠石连”“绝壁当千仞，
危崖一线开”“飞鸟回翔不敢度”——丹霞地貌
奇崛险峻，由于古代地域偏远，交通闭塞，不为
众知，却不乏此类诗句来形容其险峻之美。

从丹霞景区返回入住张掖市甘州区，沿途
随处又见大规模城市道路更新的场景。进入甘
州新区，城市规划大气，街灯明亮，绿树成行，楼
宇齐整，光洁崭新，主城街道均为双向六车道，
同行者皆啧啧称赞张掖城市建设水平之高。

次日清晨，驱车告别甘州，天空通透瓦蓝，

没有一丝白云，阳光明丽、空气清新、凉风习
习。远方祁连山顶皑皑白雪的轮廊，将市区衬
托得格外大气和美丽。驶入高速，沿线大片绿
色的玉米、向日葵等农作物阡陌纵横，处处展示
着张掖生态与城市的和谐之美。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打
开地图可见，张掖南枕祁连山，北依合黎山、龙
首山，黑河贯穿全境，形成了特有的荒漠绿洲景
象。得益于其独特的生态文明优势，难怪张掖
素有“桑麻之地”和“鱼米之乡”的美称，难怪被
誉为山青、水秀、天蓝、地绿的“塞上江南”，难怪
张掖人可以自豪地宣告自己为“大西北的颜值
担当”。

张掖市是国家1986年颁布的第二批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古丝绸之路重镇，新亚
欧大陆桥的要道，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这
里拥有亚洲最大的军马场，以及国务院批准建
设的国家级湿地保护区。2002年 3月，国务
院批复撤销张掖地区和县级张掖市，设立地
级张掖市。

昔日丝路重镇，今朝旅游名城。资料显示，
张掖辖4.7万平方公里，人口113万。2017年
12月，张掖入围“2017中国特色魅力城市200
强”。2018年，入围第一批通过全国水生态文
明建设试点验收城市名单；同年 4 月，入选

“2018畅游中国100城”；12月，张掖的最美丹
霞、裕固风情游入选《魅力中国城》文化旅游魅
力榜“年度魅力主题线路”。

挥手作别，我们由衷地相信七彩张掖明天
的风采会更加美丽！

塬上的坐标
文 / 柳 元

在陕北的沟壑与梁峁之间
高速路，像银色的绸带
绕开黄土，牵起村落与城郭
我们是塬上的坐标
站在风里，站在暖冬的光里
站在每一个需要守护的晨昏

工装是我们的铠甲
橙色的，藏着赤热的心跳
晨曦里，扫去路面的霜尘
暮色中，巡线的车灯划破苍茫
收费亭的窗，映着不变的微笑
一句平安，递出陕北的热忱
服务区的热茶，暖了奔波的行囊
应急的脚步，追着每一个突发的状况

我们不谈奉献
只把职责，揉进日复一日的寻常
寒来暑往，忽略星月轮转
昼巡夜守，不问归途长短
黄土沾过肩头，风沙掠过脸庞
可掌心的温度，始终托着出行的盼望

在这条延伸向远方的路上
我们是微光，是基石，是沉默的担当
以路为家，以民为向
把平凡的坚守
熬成塬上最坚定的模样
让每一次奔赴，都有平安相伴
让每一段归途，都有温暖守望

（作者供职于神府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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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图 秦毓婉

七彩张掖散记
文 / 蔚文波

母亲的烙印
文 / 蔚文波

作者简介

蔚文波，陕西汉中市勉县人,1970
年生，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会员、陕西
省散文学会会员、汉中市作家协会会
员。先后在中省市报刊发表新闻、文学
作品上2000多篇逾百万字，出版获奖
新闻作品选集《天汉壮歌》。现供职于
汉中市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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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母亲感到一阵阵头晕脑胀、精力不济已
有段时日，她以为是普通受凉，起初并未在意。
周末回老家团聚，我看出了些端倪，便提议陪她
去市中心医院检查。母亲却不以为然地淡淡一
笑：“你们忙你们的，我的身体难道自己还不晓
得？过两天就好了。”

次日我正在上班，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听
筒里的声音急促而慌乱：“我陪你妈到镇医院检
查，确诊是高血压。医生说不要紧，常见病，好好
调养就行。可她无法接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
不着，老说‘不得活了’，精神一下子垮了。你们
周末回来劝劝吧。”放下电话，我脑海里一片茫
然，心里隐隐灼痛——我难以相信，一直引以为
豪的坚强母亲，竟会如此轻易被击倒。

我点燃一支烟，深吸两口，想让自己冷静下
来。指间烟雾缭绕，那些烙有母亲印记的过往，
幻灯片似的浮现在眼前……

母亲只有初小文化，一辈子务农，却是我们
全家的精神支柱。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一
直在外地工作，我们姊弟三人从小到大，全靠母
亲支撑家庭、遮风挡雨。从我记事起，一天到晚
看到的，就是母亲忙里忙外、不知疲倦的身影。
那时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相隔两岁的姐
姐、我和弟弟正值孩提，母亲不但是主要劳力，要
挣工分养家，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

那时母亲三十岁左右，村里人提起她，都颇
为尊重、称赞有加，乡里乡亲亲切地唤她“铁
人”。她担任生产队妇女队长期间，为人公道正
派，带头吃苦耐劳，且乐于助人。

记不清有多少次黄昏，尤其是夏秋收割农忙
时节，爷爷奶奶禁不住我和弟弟的央求，带我们
去生产队大院的场上找妈妈。那里车来人往，粮
食堆积成山，一派繁忙景象。所有人都忙得脚不
沾地，我很难找到母亲，只知道她是最忙的那一
个。偶尔见到她的身影，闪过来摸一下我们的
头，匆匆叮咛一句：“这里灰大呛人，快跟爷爷奶
奶回去，妈妈今晚忙完才能回。”说罢，又飞快地
投入劳动的人群中去了。

若是估计母亲加班不会太久，我们便与小伙
伴围着高高的粮垛捉迷藏，或在空地上打沙包，
玩得不亦乐乎。天黑了很久，母亲才忙完，过来
和颜悦色地拉着欢天喜地的我们，打着手电，踩
着浓浓的夜色回家。幼稚的我们哪里知道，那时
的母亲是多么劳累和疲惫啊！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她一人承担着全家责任田的耕种收割，回家还
要给我们姊弟三人做饭、洗衣，同时照顾卧病
在床的爷爷。家里的活计多得让她没有闲下
来的时候，我们只有在放学回家吃饭时，才能
见到风风火火、忙碌不停的母亲。晚上我困乏
地睡着了，常常迷迷糊糊被吵醒，听见母亲还
在屋里“哐哐”剁猪食，或是“簌簌哗哗”洗衣服
的声音。

农忙季节，母亲的忙累更是成倍增加，里里
外外连轴转，就连走路都带着风。但无论多么忙
累，从未听见她有过一句怨言，或是对我们发一
次脾气，甚至从不让我们请假或放下作业给她搭
手。她叮咛我们最多的话是：“娃呀，妈小时候没
机会把书念出来，现在让你们跟着受苦。你们姐
弟只要好好念书，考上学校，长大了有出息，妈就
是再苦再累也值得！”

至今我不知道，母亲独处时，内心是何等坚
韧，又是如何扛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也不记得那
时正读小学的我，在农忙时放学回来，是如何向
母亲学会了做米饭、炕馍、熬粥、炒菜这些家务；
更不记得曾经多少次帮母亲搭手干过挖地、插
秧、收割、浇菜等农活。只知道，在母亲身边成长
的那段时光，不仅是我从小学到初中学习习惯养
成的关键时期，更是我懵懂认知世界、感知责任、
放飞梦想的重要阶段。母亲的一言一行，时常冲
击着、震撼着我的内心。

我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中隐隐明白了一些道
理：做人必须有担当，能吃苦，不能只顾自己。
母亲如此辛劳，作儿子的我若不刻苦学习、努
力成才，便是对她的辜负。成年后，我时常感激

母亲——她不仅生育了我，更在儿时给予我深刻
的思想烙印。经年累月，这烙印已成为融入我血
脉和灵魂的生命基因，让我此后无论遇到何种困
难，都能坚定执著、一往无前。

光阴荏苒，弹指几十年过去，我们姐弟三人
早已各自成家工作。年过六旬的母亲，几十年如
一日保持着勤劳节俭的习惯，坚持耕种庄稼，在
老家照顾着性格执拗、退休在家的父亲。

记得多年前，母亲在地区医院做手术，输血
一个多月也未曾唉声叹气。一向坚强的她，如今
为何一时难以接受高血压的诊断？思来想去，大
抵是受农村传统观念影响，对医疗科学认知有所
偏差。过去农村嘲笑高血压、糖尿病是解放前地
主老财得的“富贵病”、城里人过舒适日子生的

“城里病”。母亲认为，一辈子勤劳的她怎么会、
也不该得这样的病。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母亲
从不愿给儿女增添一丝一毫负担。她常说：

“你们虽然成家了，可买房子、供养孩子，城里
生活处处都要花钱。你们节省点，平平安安、
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我能劳动，你爸有退休
工资，你们别为我们操心！”想明白母亲为患上
高血压而如此困惑的缘由，我内心深受感动，对
母亲更加敬重。

我将此分析与父亲、姐姐沟通，达成一致后，
听从医生建议，将母亲送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住下，由父亲照料，我们照常上班。那段时间，我
和姐姐故意不给她打电话，也不去医院看她。一
月后，母亲在主治医生和护士的开导下，尤其是
同室病友的影响下，思想逐渐扭转，精神也振作
起来。出院后，她每天坚持按时吃药，慢慢恢复
了正常生活。

刚立秋，周末，父亲打来电话：“你妈这人还
没歇一阵子嘞，心劲儿又起来了。她听说你侄子
要上高中了，正是关键阶段，就动员我一块住到
城里，帮你弟弟家做做饭、分分担子。”

第二天一大早，我携妻女赶回家探望。厨房
里热气腾腾，母亲正有条不紊地准备早饭，看不
出是刚住过院的人。不习惯早起的父亲还没起
床。母亲一见面，便主动唠起进城的事：“文波，
你们俩女儿上学，我和你爸忙着经管田里，没能
去城里给你们帮上忙，我俩都说亏欠你们了。但
你弟弟弟媳给人家打工，条件要差些。趁我和你
爸还能动弹，能多帮点就多帮点。”

母亲语气平缓，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
母亲去城里帮弟弟做家务并不轻松。然而，我除
了内心又一次涌起感动之外，明白谁也无法劝阻
她。或许我眼前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慈母一
样，无论自己多么年迈、多么辛苦，心里永远牵挂
的都是儿女。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深深的烙印。


